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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曆
上
的
年
是
數
來
的
；

鄉
下
的
年
是
忙
來
的
。

剛
剛
邁
進
臘
月
的
門
檻
，
鄉
下
人
的
心
便
像
一
湖
春
水
被
攪
得
沸
沸
騰
騰
，
再
無
寧
靜

：
該
忙
年
了
！

在
鄉
下
，
年
是
四
季
裡
最
隆
重
、
最
重
要
的
節
日
，
馬
虎
不
得
，
怠
慢
不
得
！
鄉
下
人

常
說
的
口
頭
禪
就
是
﹁一
年
到
頭
﹂
。
一
年
終
於
快
要
到
頭
了
，
就
像
一
條
長
壟
鋤
完
了
，

誰
的
心
裡
能
不
興
奮
呢
？
於
是
，
愈
加
盼
年
。
孩
子
們
更
是
心
急
火
燎
，
跟
在
大
人
屁
股
後

頭
一
個
勁
地
追
問
：
﹁還
有
幾
天
過
年
啊
？
﹂
追
得
大
人
忙
得
更
歡
了
！

沒
法
不
忙
，
一
想
到
﹁年
根
底
下
﹂
四
個
字
，
鄉
下
人
的
手
腳
便
不
由
自
主
地
勤
快
起

來
。
撣
塵
掃
屋
︱
︱
檁
頭
房
箔
，
廚
房
糧
囤
，
鍋
台
炕
洞
，
犄
角
旮
旯
，
統
統
要
清
理
一
番

。
清
洗
衣
物
︱
︱
女
人
們
抱
出
大
盆
換
下
來
的
衣
服
、
被
褥
，
燒
上
一
鍋
熱
水
，
在
屋
中
呼

呼
地
洗
。
平
日
裡
懶
得
做
家
務
的
孩
子
們
這
會
兒
也
乖
順
起
來
，
或
在
一
邊
給
大
人
打
下
手

，
洗
碗
涮
盤
，
或
是
掄
着
笤
帚
做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活
。
屋
內
收
拾
完
了
，
屋
外
還
需
整
理
：

院
落
要
打
掃
一
新
，
車
馬
農
具
什
麼
的
要
歸
整
；
破
損
的
院
牆
要
砌
一
下
，
倒
塌
的
雞
舍
要

修
一
下
…
…
呼
啦
啦
一
通
忙
，
似
乎
不
忙
就
對
不
起
年
似
的
。
看
着
窗
明
几
淨
、
煥
然
一
新

的
家
，
大
人
孩
子
心
裡
頓
時
天
高
地
闊
、
清
風
徐
來
︱
︱
整
潔
、
清
新
的
家
才
可
以
接
受
年

的
檢
閱
！

用
手
指
計
數
着
年
的
行
程
，
越
近
心
裡
越
急
，
似
乎
還
有
很
多
準
備
工

作
沒
有
完
成
︱
︱
眼
下
最
要
緊
的
事
是
：
買
年
貨
。
拉
上
一
家
人
，
浩
浩
蕩

蕩
地
去
趕
年
集
。
鄉
下
的
年
集
異
常
火
爆
，
所
有
春
節
元
素
一
應
俱
全
，
人

聲
鼎
沸
的
熱
鬧
場
面
簡
直
要
把
天
吵
炸
了
！
大
人
牽
着
孩
子
在
人
海
中
擠
來

擠
去
，
從
這
個
攤
位
逛
到
另
個
攤
位
。
琳
琅
滿
目
的
年
貨
晃
花
了
人
的
眼
睛

，
這
也
想
買
，
那
也
想
購
，
一
時
竟
沒
了
主
意
。
於
是
急
忙
掏
出
在
家
裡
寫

好
的
﹁年
貨
清
單
﹂
，
照
本
宣
科
！
壁
畫
是
要
換
的
，
年
畫
也
要
買
幾
張
；

對
聯
、
年
曆
、
綵
球
、
窗
花
是
不
能
少
的
，
那
是
營
造
氛
圍
的
重
要
元
素
；

豬
肉
、
牛
肉
、
羊
肉
、
排
骨
、
海
魚
、
粉
條
…
…
都
要
稱
上
一
些
。
現
在
過

年
比
不
得
從
前
，
現
在
過
年
從
三
十
到
初
十
，
一
天
三
頓
，
菜
飯
沒
有
重
樣

的
！
那
叫
一
個
心
情
、
喜
慶
、
奔
頭
！
衣
服
是
必
須
買

的
，
過
年
了
大
人
孩
子
都
要
有
新
氣
象
；
對
了
，
銅
火

鍋
還
要
買
上
一
個
，
現
在
過
年
，
越
來
越
講
究
﹁傳
統

味
道
﹂
了
…
…

看
着
大
人
像
燕
子
銜
泥
一
樣
東
買
一
件
西
購
一
宗

，
孩
子
們
急
得
抓
耳
撓
腮
，
﹁鞭
炮
！
鞭
炮
！
﹂
一
個

勁
地
提
醒
喊
，
生
怕
大
人
給
忘
了
︱
︱
怎
能
忘
呢
，
缺
了
鞭
炮
，
鄉
下
的
年

那
還
叫
年
嗎
？

逛
集
逛
到
晌
午
歪
，
大
人
孩
子
才
興
高
采
烈
地
扛
着
大
包
小
裹
擠
出
了

人
群
。
雖
然
整
整
逛
了
一
上
午
，
沒
吃
也
沒
喝
，
沒
停
也
沒
站
，
寒
風
錐
刺

骨
，
臉
上
淌
着
汗
，
不
但
不
覺
得
累
，
嘴
裡
還
哼
着
小
曲
呢
！

日
曆
在
孩
子
們
的
手
中
一
頁
頁
撕
下
，
離
年
只
有
一
周
時
間
了
，
穩
如

泰
山
的
大
人
也
坐
不
住
櫈
子
了
，
操
起
電
話
打
給
四
面
八
方
的
親
友
：
﹁今

年
春
節
一
定
要
來
我
家
聚
聚
啊
！
我
殺
年
豬
等
你
們
！
﹂
孩
子
們
則
像
探
馬

藍
旗
一
樣
接
二
連
三
地
把
村
中
的
最
新
消
息
報
告
上
來
：
﹁東
街
老
孫
家
殺

年
豬
了
，
豬
頭
都
掛
出
來
了
！
﹂
﹁李
大
爺
把
高
蹺
都
翻
出
來
了
，
準
備
年

前
年
後
大
耍
一
場
哩
！
﹂
﹁後
街
老
李
家
糊
燈
籠
呢
，
大
紅
燈
籠
，
漂
亮
着
呢
！
﹂
﹁情
報

﹂
聽
多
了
，
大
人
也
坐
不
住
﹁中
軍
帳
﹂
了
，
急
忙
喊
出
家
人
：
﹁快
，
快
！
趕
緊
燒
水
，

咱
家
也
殺
年
豬
！
﹂

一
通
忙
活
之
後
，
一
頭
褪
毛
的
雪
白
肥
豬
掛
在
了
天
井
當
院
，
豬
頭
高
高
地
懸
在
高
竿

上
。
孩
子
們
屋
裡
屋
外
大
呼
小
叫
地
跑
來
跑
去
，
惟
恐
天
下
人
不
知
道
自
己
家
裡
殺
了
年
豬

。
主
婦
們
這
會
兒
喊
來
了
左
鄰
右
舍
，
以
及
平
日
裡
經
常
走
動
的
鄉
親
，
大
家
團
團
圍
坐
，

一
起
吃
血
腸
、
豬
肉
燉
酸
菜
。
整
個
院
中
熱
氣
騰
騰
，
香
氣
瀰
漫
，
笑
語
聲
喧
，
一
派
節
日

氣
象
。
晚
上
，
賓
客
散
去
，
大
人
孩
子
頂
着
蒙
蒙
月
色
下
河
刨
冰
︱
︱
家
裡
的
冰
箱
太
小
了

，
根
本
凍
不
下
整
頭
豬
，
只
好
把
豬
肉
放
在
大
缸
裡
，
一
層
肉
一
層
冰
地
凍
起
來
。

接
下
來
的
幾
天
就
更
忙
了
：
蒸
年
糕
，
做
豆
腐
，
灌
粉
腸
，
蒸
豆
包
，
炸
丸
子
，
糊
年

畫
，
貼
對
聯
，
掛
燈
籠
，
炒
瓜
子
，
磨
白
麵
…
…
人
人
像
是
吃
了
興
奮
劑
，
從
早
到
晚
不
拾

閑
，
一
宗
接
一
宗
，
一
件
接
一
件
，
快
速
而
又
精
細
地
描
畫
着
過
年
的
每
一
個
細
節
，
忙
得

風
生
水
起
卻
又
有
條
不
紊
，
忙
得
汗
流
滿
面
卻
又
輕
鬆
愉
快
，
像
是
在
迎
接
一
個
莊
嚴
的
古

老
儀
式
，
勞
累
而
不
厭
，
忙
碌
而
不
倦
，
奔
波
而
不
怨
，
嘴
裡
哼
着
曲
，
眼
裡
放
着
光
，
心

裡
透
着
亮
︱
︱
年
，
就
是
希
望
的
開
端
啊
！

香
氣
馥
郁
，
人
影
搖
搖
，
鄉
下
的
年
在
忙
碌
中
姍
姍
而
來
。
寒
冷
的
冬
季
，
被
忙
碌
的

身
影
攪
得
再
也
睡
不
穩
覺
，
悄
悄
醞
釀
着
一
場
﹁春
暖
花
開
﹂
的
暴
動
…
…

她冒着大雪，在北京機
場等了六七個小時，終於登
上去香港的班機。現在飛機
起飛了，她的心緒稍微平靜
下來。

她這次回北京，是為了
看望媽媽。自從五年前媽媽

不幸得了不治症，做了手術，她一直處於不安和
焦慮之中。也就是從那時起，愛吃肉的她決定吃
素，為媽媽祈福，直至媽媽病愈。平時她上班很
忙，但只要有兩天以上的假期，她就毫不遲疑地
趕回北京，陪陪媽媽。

她是上小學時來香港跟着外婆長大的，參加
工作後不久外婆就去世了，她一個人獨闖天下。
那時媽媽還比較年輕，身體也好，她很少回北京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她長大了，媽媽也老了
，她一天比一天感到人的一生中媽媽的重要。

還記得，小時侯媽媽帶着她和弟弟，在北京
過着含辛茹苦的生活。爸爸是外交官，常年在國
外，幾年才回一次家，等她剛和爸爸混熟，爸爸
就又離開了北京，離開了家，一走就是幾年。家
裡的事都靠媽媽，她要上班，還要買菜、做飯，
洗衣等等，一刻也沒有閒着的時候。媽媽實在勞
累不了，外婆又很盼着外孫女來，於是她就去了
香港。轉眼幾十年，爸媽退休了，國家發展了，
日子好過了，沒想到媽媽得了病。

她這次回北京，看到媽媽臉色不錯，放心了
許多。不過媽媽看她瘦了，臉色也不是很好，心
就揪了起來，於是勸她說： 「孩子，還是吃一點
肉吧！」她堅定地搖了搖頭： 「不，媽媽，只要
你身體好，我就比什麼都高興。」她是借香港聖

誕節長假回來的，在家裡可以呆六天，是一年中時間最長的，
她要和爸爸說的話不多，但和媽媽就有說不完的話，雖然她已
經快四十了，可有時還像小孩子一樣，依偎在媽媽身邊。媽媽
知道女兒自小愛吃茴香餡餃子，可香港沒有茴香，於是媽媽每
次都要帶她去附近的餃子館，專點茴香餡餃子，讓她吃個夠。

六天時間很快過去，她還沒有呆夠，又該走了。媽媽幫她
準備好行裝，雖然只有一個拉箱，但媽媽還是一件一件放得很
認真，好像要把她對女兒的一片心都裝進去。那天夜裡，她又
與媽媽說話到深夜，才閉上眼睛。第二天一睜眼，她驚訝地近
乎喊起來。只見房上、地上、樹上，都被厚厚的白雪覆蓋，而
且雪還在下，大片的鵝毛雪花飄落不停。她在弟弟的幫助下，
告別了媽媽和爸爸，戀戀不捨地走出家門。她本來想打車去機
場，但等了半個小時也沒等上，雪太大了，出租車不少停運了
。好在離家不遠，有機場大巴，她和弟弟拉着行李，踏這厚厚
的雪，直奔那裡。一個小時後，他們到達了機場，但沒有想到
的是，飛機因大雪一再延誤，最後推遲到第二天，她等了十幾
個小時，半夜裡不得不又和弟弟返回家。第二天，弟弟要上班
，爸爸要送她，她攔住了，那麼大年歲，怎麼好讓她送自己，
她一個人拉着行李，又趕到機場。

在飛機上，她感到欣慰，雖然下雪給她帶來不少艱難，但
畢竟看到了媽媽，媽媽身體好，是她的最大願望。經過三個多
小時的飛行，她回到了香港，進家門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
「媽媽，我到了。」那邊媽媽一直惦念，接到電話放了心：
「孩子，一定要愛護身體，吃點肉吧！」現在，她期盼的是，

每天給媽媽打一次電話聊聊天；還期盼一個多月後過春節，她
好回家再看媽媽。

我講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文中的 「她」就是我四十多年
的同事的女兒，也許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它深深打動了我
的心……

內地大學生校外租房同
居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這
畢竟是現實中有了戀人並有
經濟實力的學生的行為，而
更多的尚無現實情侶的青年
學子們，則把他們的情感寄

託於虛擬世界，這使得近年興起的網路 「心靈同居
」在高校學生中頗有人氣。

「心靈同居」是指在虛擬網路裡同居，即兩個
沒見過面的網友，根據網上提供的資料相處、戀愛
、同居，以盡情釋放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的真實
情感。

陳華是某高校大三學生，據他說，自己有一位
「同居」快一年的女友。兩人是偶然在網路上認識

的，開始感覺是比較談得來，便一直保持聯絡，後
來逐漸熟悉就談起了戀愛。戀愛後不久就 「同居」
了。

據陳華介紹，女友是學藝術設計的，經常將自
己設計的 「家」發過來給他看，還要他參考怎麼布

置新 「家」，兩人經常會因為書房或其他的一處布
置爭論不休，換來換去、樂此不疲。

對於將來是否會從虛擬走到現實，陳華坦言兩
人都沒考慮過，也從沒有談論過這方面的事情，不
希望給對方帶來現實的壓力，甚至這種狀態是不是
一種相愛自己都不清楚，只是兩人這樣相互傾訴已
成了一種生活習慣。

另一位大四的王姓學生道出了 「心靈同居」的
心理： 「沒房子、沒女朋友，就業壓力又那麼大，
沒有現實中的，只得找個假的來安慰自己了。而且
還能同時和幾個女友交往，這是現實生活所不允許
的。」

北京一位女大學生被問及是否知道 「心靈同居
」時表示， 「這種遊戲在校園裡都知道，同學之間
有時候也會相互談論，應該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吧。
」這位女生認為， 「同居的雙方可能是想找一種關
懷的感覺吧。真正認真的也不會多。」

有心理學者認為， 「心靈同居」在大學生中的
氾濫，對部分人來說或許是不敢面對一份真實感情

的內心寫照，也可能是不想做出現實承諾的一種
「技巧性的兩全」。而以 「能同時有幾個同居密友

，這可是現實生活所不允許的」為快，可能是對道
德自律的一種厭倦。

一位從事社會學教育的教授表示，心靈同居是
基於現今網路文化的產物。對網路信任是網路文化
特性決定的，網路具備平等性、匿名性等大學生追
求的理想生活方式的特性，切合現在社會表達感情
方式。此類情感在社會學領域被稱呼為後現代情感
。但這位學者也認為， 「心靈同居」說明了部分年
輕人的人格缺陷：對感情的懷疑；對責任的逃避；
對道德的試圖掙脫。

但也有輿論認為 「心靈同居」有其積極的意義
，指出大學生正處於人生的 「青蘋果」時期，精力
旺盛，又面臨生活的種種抉擇，這樣的交流方式可
以有效緩解焦慮，可以共同對未來進行設計，對現
實進行判斷。 「心靈同居」既可使情感得到滿足，
也可使理性得到互補；既有現實的安全，又有理想
的唯美。這正是 「心靈同居」吸引人的一面。

在中、英兩國間，就英籍巴基斯
坦裔男子沙伊克，試圖偷運毒品進入
中國，被抓獲伏法一事引發軒然大波
之際，世人將關注焦點投向英國，難
道它能獨善其身，沒有受到毒品的侵
害嗎？事實恰恰相反，毒品在英國已

成為一大產業。英國社會正承受着毒品的侵蝕和危害，
其前景令人堪憂！

據權威的統計資料顯示，販賣毒品已經成為英國的
一大行業，年市值達到八十億英鎊；僅海洛英一項，其
市值即達二十三億英鎊的水平，全國服食該毒品的人數
估計有二十七萬人。

英國內政部的統計，在英國，僅迷幻藥一項，每年
的服食量高達二千七百萬粒，總值達到三億英鎊。

經了解，目前全國約有二十七萬癮君子，因中毒太
深，須依靠政府救濟，每人每周可獲取一百一十英鎊救
濟金，換言之，即納稅人每周需用三千萬英鎊的稅金救
助這批癮君子。除此之外，現在每年約有四千名新的癮
君子向政府申請救濟。

資深傳媒人士理德女士公開表示，這是政府用納稅
人的錢，為癮君子作解脫，既加重納稅人的負擔，也是
對社會福利制度的侮辱。

目前毒品市場價格高企，利潤可觀，每克海洛英的
市價在三十至六十英鎊，在高利潤的誘惑下，販毒分子
甘冒坐牢的風險，出盡渾身解數，走私販毒。據邊檢部
門的資料顯示，毒品走私者大都以團夥作案為主，他們
借助如小型機場、郵寄包裹，甚至利用私人飛機、長途
貨車以及外國貨船等途徑，千方百計進入英國國境，一
旦成功入境，其利潤少則幾十萬、上百萬英鎊，多則過
千萬、甚至上億英鎊。

邊檢報告顯示，二○○六年皇家海軍曾經在南開普
敦海域截獲一艘貨輪，船上藏有三點五噸可卡因，市值
高達三億五千萬英鎊，這是英國近年來截獲最大的一宗
毒品走私案。此外，邊檢部門在今年年中，在英法海峽
截獲三名毒品走私分子，搜出三百五十六公斤的海洛英
，價值達到三千三百萬英鎊。

內政部估計，每年光從南美地區販毒到英國的毒品
總量為二十五噸。但市場人士認為，政府根本無法準確

統計走私毒品總量和吸毒者總數。
毒品走私研究專家指出，今日毒品傳播廣泛，滲透

社會的各行各業。而近年來，中學生視吸毒為時尚，因
為他們追捧的明星、名模不少曾有吸毒的經歷，他們幼
稚地相信，吸毒可以創造新的奇跡，進入新的境界。

在毒品時尚之風勁吹之下，全英三千多間中學，約
四十萬中學生，成了販毒分子主攻的目標之一；全國七
百間寄宿學校，有可能是販毒吸毒的 「重災」區。

一位資深中學校長直言，販毒分子向中學生下手，
瞄準了這些學生們喜歡追星，涉世不深的特點，容易誤
入歧途。他指出，去年在十四至十八歲的學生中進行問
卷調查，發現有百分之四十的中學生，約十萬人曾經有
過初次吸毒的經歷。

資深教師查爾斯女士近日在《每日郵報》著文，抨
擊販毒分子侵害校園內的中學生；她表示，英國的中學
校園內，大部分校區至少有一名販毒分子向中學生下手
。查爾斯女士的弟弟年僅廿五歲，便被毒品奪去了年輕
的生命；她執教過的年輕弟子，成績優異，是未來牛津
、劍橋的優異生，結果被毒品斷送了美好的前程。

教育界人士憂慮，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癮君子年
輕化的現象。據《每日郵報》透露，去年，在英格蘭地
區，有近七百五十名十八歲以下的癮君子，到全國排毒
中心進行戒毒，該數字與○五∕○六年相比，增加近三
百人。

曼城大學附屬全國毒品證據研究中心負責人麥克．
多莫指出，值得深思的是，英國目前至少有四十萬孩童
，是與吸毒父母同住，因此，毒品會在一定程度上，對
這些孩子產生不良的影響，吸毒年輕化似乎在所難免。

近年來，英國政府加大對毒品的打擊力度，在二○
○一年間，英國當局投放了七十五億英鎊，在全國較大
範圍內全面掃毒，如警方展開大規模搗毀藏毒黑窩的行
動；對酒吧、夜總會增派人手以堵截迷幻藥的流通渠道
；此外，在英國的中學校內，對學生進行抽檢或狗嗅毒
品的行動。

毒品檢驗中心負責人尤努默特指出，英國有七成以
上的父母，支持學校進行毒品抽檢行動，並贊成讓自己
的孩子進行測檢。尤努默特擔心，目前有一千五百間中
學，缺乏適當人選擔任校長一職，在一定程度上令防毒
、掃毒工作造成不良的影響。

部分法律界人士批評政府，對走私毒品或販毒者的
懲罰不夠嚴厲，如政府為緩和監獄人滿為患的情況，對
吸毒、販毒者，輕則處以勞教，重則判刑十四年，稍後
再減刑，對毒販子沒能實施嚴厲的懲罰，導致毒品市場
出現失控的局面。

人們相信，打擊毒品是一場持久戰，英國能否贏得
這場 「戰爭」的勝利，就目前而言，仍不能說是勝券在
握，而是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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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來襲，西方世界哀鴻遍野，
華爾街大亨仍獲豐厚紅利。美國總統奧巴
馬終於站出來批評，要這些人坐下來 「問
問自己的良心，要那麼多的錢，而把國家
弄得亂七八糟，有什麼意義？」這番話廣
大民眾聽罷很是解氣。可是，那幫沒良心

的大亨有沒有把手縮回來？政府有無追究已領走的豐厚紅利？
沒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而不難想到的是，大亨們才不會
理睬總統的怒斥。就是警方上門銬，他們也要理直氣壯領取豐
厚紅利。

問題恰恰就在於警方不會上門。因為奧巴馬的話不是法律
，而大亨拿紅利直到今天為止，仍完全合法。合法與否，跟合
情與否、合理與否、合良心與否、合道德與否，分明是兩回事
。奧巴馬的指責停留在道德層面上，發出的也只是良心呼籲。
這次史上罕見的金融風暴發生已有二年，對金融大亨的指責從
一開始就出現，並引發廣泛的人神共憤式的譴責。可是，獨惠
金融大亨的不合理行規當時沒有、今天也沒有改變。行規依舊
，對金融大亨 「沒心沒肺」的指責不變，映照出這個世界的荒
誕，甚至無聊。

奧巴馬難道不值得反省？平心而論，這些金融大亨領紅利
及領多少，並非隨心所欲，而是要按照行規。所以，奧巴馬的
指責頗有廉價之嫌。要知道，他不是別人而是美國總統，雖說
他無權改變發放金融紅利的行規，但他至少擁有推動改變金融
行規的龐大資源。一年過去了，他對此作出多少貢獻？

一些人對金融大亨的道德呼籲，也有點像愛動物委員會要
求屠宰場老闆對動物手下留情或給予臨終關懷，卻不想想屠宰
場經營的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宗生意。你可以要求屠宰場
讓動物少受苦，而老闆卻要考慮如何保證自己賺更多的錢。也
不要忘了，愛動物委員會只有表達權，而沒有讓屠宰場關門、
或禁止屠宰場內有動物血腥味及慘叫聲的立法權。

福娃（年畫） 資料圖片

廉價的人神共憤
冬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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